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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着校对文集清样

马瑞芳一头漂亮的银发，脸
上常挂着笑容，年龄在她身上的
痕迹并不重。“人总会老的，抗拒
衰老是不可能的，顺其自然就
行。”翻看朋友圈，常能看到她外
出游玩的记录，上个月还回老家
青州体验了一把山地漂流。

最近一年，她忙着校对清样。
这是一项大工程，文集共16卷，每
卷约50万字。“得仔细看。”除了校
稿，她还为新书出版参加了一些
文化交流活动。去年，马瑞芳与董
宇辉、鲁健共话《西游记》。今年年
初，又和赵健探讨女性话题。此
外，来自清华大学等高校的讲课
邀约也接连不断。

她从未停下读书，也从未停
止过好奇心。“我特别喜欢读外国
小说、散文，古代文学那是专业，
就更得看。”不过现在读的书很
杂。马瑞芳拿出一本正在读的王
蒙的书，书中做了密密麻麻的标
记。这是她的读书习惯。

家里的书房不大，布置得十
分简单。她的很多藏书存放在山
大宿舍。马瑞芳提到前段时间北
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捐书的事，她
也已将部分藏书捐给了山东省图
书馆和蒲松龄纪念馆。目前，她正
在整理《红楼梦》的珍稀版本，准
备捐给山东大学，同时还计划将
一些名著捐到山东省图书馆。

“这些书十分珍贵。”马瑞芳
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十几个
版本全都买齐了，花了几千元。在
创作《马瑞芳评注红楼梦》时，这
些版本成为她反复对照研究的重
要依据。

“对我来说，它们已经起完作
用了。看完这些书，我写的书也有
七八十本了。这些书都印到脑子
里了，所以都可以捐出去了，让它
们进一步发挥作用，为研究《红楼
梦》的后来人提供帮助。”马瑞芳
说。

自称“自媒体学院

的一年级学生”

很多人认识马瑞芳是通过电
视台、收音机，这些媒介一度是马
瑞芳传道授业解惑的途径。现在，
马瑞芳又学起了录视频、剪视频，
她称自己是“自媒体学院的一年
级学生。”

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媒体，马
瑞芳最初也是不能接受的。“这是
一个蜕变的过程。”

2004年，央视百家讲坛栏目
找到马瑞芳，请她去讲《聊斋》。马
瑞芳说：“这也没什么大不了，讲
就讲吧，我都讲过多年了。”讲了
两期，对方说不行。马瑞芳不服
气，那怎么讲。对方说：“这样讲老
百姓是不听的，大家对于什么版
本是不感兴趣的，感兴趣的是《聊

斋》写了什么，对当代有什么作
用。可以参考好莱坞模式，先讲故
事，再提升。”

就这样，2005年播出的《马瑞
芳说聊斋》创了百家讲坛栏目收
视率最高，在全国掀起“聊斋热”。
马瑞芳至今没想到当时反响会这
么大，“很奇怪，突然大家就对这
部作品感兴趣了。”贺敬之、铁凝、
莫言等作家，都是她的忠实听众。
很多专家评价马瑞芳人缘好，直
爽又好玩。

紧接着，有人找她到喜马拉
雅讲《红楼梦》。“喜马拉雅不是一
座山吗？”谈起这些，马瑞芳大笑。
后来，《马瑞芳品读红楼梦》音频
节目大火。翟泰丰(中国作家协会
原党组书记、副主席)曾说：“红楼
梦研究经过了两次大的变化，第
一次大的变化是1954年李希凡向
资产阶级的研究方法开火，第二
个贡献就是马瑞芳做的，她把这
本象牙塔里的书推向大众。”

这两年，方式又变了。马瑞芳
在B站开讲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光
时刻。“我想把我六十年来研究小

说、创作小说的经验，跟朋友们分
享。”

如何将古典文学讲得接地
气，考验一个人的阅读量、思考和
表达。马瑞芳总结了16个字：“传
统文化走向大众，深入浅出雅俗
共赏。”可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
她每次开讲，准备工作都十分繁
重。几十本书反复看，才能决定一
章一回怎么讲。

文学路上遇到的

“批评家”

古代文学研究是一件苦差
事。这样一位文学大家，又是如何
走上文学之路的？马瑞芳把自己
的经历放在几十年的时间刻度
上，试图让人理解她一路走来重
要的转折点。

1960年，马瑞芳进入山东大
学中文系，接受系统学习。毕业
后，马瑞芳先后到中国医学科学
院、淄博日报工作。

1978年，马瑞芳回到山东大
学任教，面对三个岗位，她选择了

古代文学方向。也是从那时起，她
开始了对《聊斋志异》长达四十多
年的研究。

1980年，在淄博召开全国第
一次蒲松龄学术讨论会，马瑞芳
提供了一篇论文，意外收到约稿。

“我当时只是一个小讲师。”马瑞
芳很大胆，“他们敢约，我也敢
写。”此后四年，她扎进图书馆，一
字一句抄写资料，写了几千张卡
片。

研究《聊斋》的路上，马瑞芳
说有两位先生对她帮助很大———
北京大学教授吴组缃、南京大学
教授程千帆。

完成两稿时，马瑞芳总觉得
有些地方没写透，她将稿件寄给
程千帆先生。程千帆评价，“写得
详实而有文采。”他指出问题所
在，“你把分析通换成《红楼梦》
看是否成立，如果成立，就说明
你没有抓住《聊斋》的特点。”马
瑞芳恍然大悟，“《聊斋》的最大
特点是神鬼狐妖，于是重新做了
调整。”

快出书的时候，马瑞芳到北
京看望吴组缃先生，吴组缃一早
就在等待了。两人从9点谈到12
点，吃完饭又继续谈。吴组缃告诉
她，“不要听理论家的高屋建瓴，
要一篇一篇地细读，这样才能琢
磨出好的地方。”这个观点，让马
瑞芳十分受益。谈到细节之处，吴
组缃到书房拿出书来，指给她看。

“我当时年龄不小，但非常调皮，
我对《聊斋》能倒背如流了，但没
想到还有比我更熟的。”马瑞芳感
叹。

《聊斋志异创作论》出版后，
被称作《聊斋志异》研究的新突
破。马瑞芳说：“这也是做得最辛
苦的一本书。”

《聊斋》研究告一段落，马瑞
芳转行研究《红楼梦》。其实，大学
时，她的枕边书始终都是《红楼
梦》。讲到这里，马瑞芳起身到书
房拿出一封蔡义江(中国红楼梦
学会副会长)的回信给记者看，五
页纸仔仔细细写着对她研究论文
的建议。

研究和创作过程中，马瑞芳
遇到很多先生。“帮助最大的是我
的先生牛运清，牛老师是我的第
一读者，是严格的批评家。”一部
50万字的长篇小说，根据文艺报
主编的修改意见，马瑞芳砍掉了5
万字。牛老师笑谈：“我早就提过
了。还是远来的和尚好念经啊。”

马瑞芳对记者感慨：“不要觉
得某一个人多么能干，某一个人
有一点进步，都是在很多德高望
重的学者帮助下一步步走来的。
这些先生非常包容，年轻人只要
好好看书，好好研究，他们会千方
百计地帮助你。”

“要看原著，自己体

味其中滋味”

“好好读书，好好教书，好好
写书”，是马瑞芳的毕生追求。

早些年，马瑞芳也感到困惑。
到底是专门搞创作还是搞研究
呢？“我只好一边搞研究，一边搞
创作，所以就使得自己很累，很紧
张。有人说有成就的人是把自己
的东西讲给别人听，没成就的是
把别人的东西讲给学生听，所以
后来我不管在哪儿讲课，都是把
我研究的讲给学生们听。”

回望来时路，马瑞芳最鲜活
的记忆还是创作。“研究当然很重
要，能够创作是很高兴的事。”牛
老师永远对她持批评态度，但有
两篇文章，只说了一个字，好。第
一篇是《祖父》，这是马瑞芳流着
眼泪写完的。第二篇是写的一个
老党员，这篇文章在《齐鲁晚报》
发了一个整版，还得了奖。

文学是超越时代的，这在马
瑞芳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当谈
起古典文学的力量，马瑞芳说尽
管自己研究《红楼梦》《聊斋》，但
最喜欢的作家还是苏东坡。“他的
人生、作品，始终是我最喜欢的。
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乐观的、向
上的。”马瑞芳说，“我应该算是一
个没心没肺的人，整天没事偷着
乐的人。我认为苏东坡这样的人
生，是对当代青年最起作用的。”

当下，年轻人为什么仍然需
要古典文学？马瑞芳觉得：“中国
的底气藏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国
的传统道德是放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青年人要学习传统文化，实
际上就是在普及传统道德，继承
这种优秀的传统。”

她提醒年轻的朋友，“新媒体
很重要，但归根结底要看原著。中
国古代精粹的东西原汁原味地推
给大家，不要光去听，那都是一家
之言，还是要看原著，自己体味其
中滋味。”

马瑞芳：好好读书，好好教书，好好写书

“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但是谁说的《聊斋》最有味道？那可能是马瑞芳。很多人认识她，便是从她说说《聊斋》开始。将
阳春白雪拉进人间烟火，搭建起古典文学与当代读者之间的桥梁，是马瑞芳为之努力一生的事业。研究《聊斋》《红楼楼梦》几十载，
80多岁的马瑞芳仍保持着蓬勃鲜活的创造力。

初夏的一个上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拜访了马瑞芳。接近两小时的访谈，她豪放又不失细腻，尽兴时说些泼辣的的玩笑
话，讲到文学专业则严谨认真。

马瑞芳在书房

马瑞芳收到蔡义江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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